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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季节，在一所以“麻风村”
为标志性符号的小学， 他 31 年来只身教过 102 个孩
子———他叫农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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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全新。
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熊熊柴

火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
逼人。

对于 1992 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
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还是很破费的，它是招待贵客的
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
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
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细腻如此， 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不
怎么搛菜，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在麻风病人家吃饭，这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但今儿真切发生了，农加贵内心深处甚至有些后
悔，“为什么要答应留下吃饭呢？”可是现在骑虎难下，
走，肯定是不行了，只有硬着头皮坐下吃，但愿上天保
佑不要出意外，别染上病。

和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在一起混了 6 年，他已经
大略知道麻风病传染的途径了，饮食，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没有“医生”农炳康陪同，他今天打死也不敢
留下吃这顿饭，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
艰难的一顿饭。

“我当时还是很害怕。 ”
时隔 25 年后，农加贵说起 1992 年夏天这顿晚餐

依旧记忆簇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
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

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 10 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
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 206 分，最低 135
分，10 个孩子全部超过 115 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 100%考上了中学。
他到落松地小学第一批所教的学生有 12 个，读

到三年级时，转学了两个。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 这是他们村打 1957 年建

立以来，到 1992 年整整 35 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
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饭菜摆上饭桌了， 村长说：“反正我知道你们为
难，碗筷都是新的，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搛，我不给
你们搛菜。 ”

这顿饭吃了没过多久，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皮
肤过敏， 农加贵身上发痒，“一想到在村长家吃过饭，
身上更痒，坏了，是不是染上那个病了？ ”

他脱光衣服倏地跳进学校下面的那条小河，“拼
命揉搓身体，把皮肤都搓红了，搓疼了，我害怕我感染
上麻风病。 ”

农加贵回头把身上痒痒的事和“医生”农炳康说
了，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农炳康建议他使用酒精：“别
怕，没事，你要害怕就用酒精擦一下。 ”

酒精是这个“医院”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

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

名的村庄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
他们；不留，说明来者和外面的人一样，骨子里对他们
充满了基于恐惧的抵拒和歧视。

或许，村长那天挽留农加贵在家吃饭，也是想借
此机会打量这个当时仅 25 岁的年轻人是否信任他们
的一种试探。

渐渐地，农加贵胆子大了，“以后我就经常到他家
吃饭了，他做什么好吃的，要等我放学到他家，等我一
起吃，不仅到村长家，也到别的村民家，有时一晚上要
吃好几家的饭，他们把我到家吃饭当作我给予他们的
一种特殊礼遇。 ”

后来，农加贵自己也以是否敢在他的学校吃饭来
测试来客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度，不过这是后话。

但是，也正是这顿饭，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
农加贵之间———不，是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
心理篱笆，村民因此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
信任，农加贵因此获得了村民的极大好感，剩下的故
事，就再也没有开初那么紧张和刺激了。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农炳康
把我背回了驻地。 ”农加贵说，“哦，对了，现在的麻风村
有个名字叫‘落松地’，这个村名还是我给它起的。 ”

1992 年 5 月， 也就是因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
要填一些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住址”一栏，农加贵想，
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
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对村
长说， 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 我们当地把花生叫
‘落松’，干脆就把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
是‘花生地’的意思，村长同意了，后来学生考试填表，
‘家庭住址’一栏就填‘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 ”

而在此之前，“落松地”长达 35 年一直叫做“那边
那个村”。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
村，只要提到“那边那个村”，方圆百十里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个什么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
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
就不敢哭了。 ”

也就在 1992 年这一年，经过长达 35 年的隔离和
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
卡符号的竹竿被撤除了， 这意味着，“那边那个村”逐
渐成为历史，而“落松地”作为一个村庄，迎来了自己
的新生。

农加贵的学生、1982 年在落松地村出生的小琏
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去里面做客的也有，做生
意买猪买牛的也有，外地嫁进来的，本地嫁到外地
的都有，现在村里子出去的人多了。 ”

有趣的是，农加贵的儿子农庆刚也被他带到自
己的学校读书，今年 7 月刚从云南警官学院交通管
理工程专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农庆刚说：“我的
小学前 5 年都是在落松地小学和村民的孩子一起
读的书，有一年下大雪回不了家，我爸又不在学校，
我就和同学回他们家去吃住了。 ”

农庆刚回忆说，“我到村民家吃饭不是什么稀
罕事。 ”

“那边那个村”与一个高中辍学生
的缘起

“我不去！ ”
听到叔叔农春盛所说的教书地点，1986 年 8 月

的某一天，当时 19 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仨
字斩钉截铁脱口而出。

叔叔所说的地点是“那边那个村”。

这个村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也逐渐长大，到了
该入学的年龄了，外村学校不收，自己村办学，又没有
人敢来当老师，村民着急死了。

由于好喝酒的缘故，农加贵在距这个村几公里以
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的叔叔农春盛和一个俗称 “医
院”，实际是一个皮肤病防治站的几个“医生”发生了
联系。

“我叔叔好喝酒，当时买酒艰难，但‘医院’因为防
治疾病的缘故酒很多， 于是我叔叔和他们相处得很
好。 ”农加贵回忆说，“‘那边那个村’先请了一个老师，
样样条件谈好了，结果临来的那天人家变卦不来了，叔
叔的医院朋友委托叔叔给他们找老师， 于是叔叔想到
了因为生活费用负担不起，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

农加贵他父亲一听自己的弟弟给亲侄儿介绍的
工作竟然是到“那边那个村”去教书，把农春盛好一通
责备。

“叔叔后来说，不是他非要叫我去‘那边那个村’，
而是因为其他小学不需要人了，只有‘那边那个村’因
为大家害怕不敢去，才需要我去。 ”

其实，“那边那个村”也有学名，叫做“广南县新生
疗养院”，听上去春意盎然，但实则是一个 1957 年设
立，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 56 户 180 多
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 80 余人。

“那边那个村”颇有远离尘寰的意味，设在一个四
周都是青葱大山， 大山之下有一条清澈溪水的山谷
里，农加贵后来认为，它这个选址，“隔离”和“阻断”的
意思明显，“有个目的，怕病人跑出去。 ”

在距“那边那个村”的村庄约 3 公里多的溪谷谷
口，地方政府建了一个“皮肤病防治站”，现而今，几
间土墼垒成的平房早已湮没在丛生的杂草中， 颓垣
而断壁。

在这个皮肤病防治站， 因为工作人员穿白大褂，
人们就把它叫做“医院”。

农加贵说，“‘医院’有三个‘医生’，他们的任务就
是给村民发药，然后就是劝阻村民外出。 ”

当时的人，叫不出“新生疗养院”这么文绉绉又拗
口的名头，而这个广南县唯一麻风病人的集中村又没
个俗名，于是就叫“那边那个村”，久而久之，相习成
俗，人们就这样称呼它了，而所有人都知道，“那边那
个村”与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等可怕
病状有关。

于是，“那边那个村” 成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符号
所在。

对于去这样一个地方当民办老师，不仅农加贵坚
决表示“我不去”，而且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
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又再次低声下气恳求他到山谷谷
口隔离麻风病村的那个简称“医院”的地方去看看。

“叔叔要我先到‘医院’，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
再做决定。 ”

叔叔的想法是，农加贵如果到实地看看，兴许会
改变主意同意去教书。

于是，在叔叔的陪同下，农加贵大着胆子来到“医
院”实地考察。

“医院”有三个“医生”，一个叫农炳康，是“医院”

的头儿，他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
识，算是“医院”最有学问的人。

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
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
用酒泡了给村民吃。

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是
在“医院”搞管理。

他们三人的任务就两个：劝阻村民外出的同时给
村民发药。

农加贵印象中，他们的打扮令人感到“医院”的氛
围很紧张：“他们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双手戴手套，脚
蹬高筒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把药放在医院的
窗台上， 村民从外面取药， 他们也不和村民直接接
触。 ”

农加贵认为，农炳康在动员说服他来当老师教书
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
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他给我酒精，叫
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心里还怕，就用
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

“用酒精防麻风病是可笑的，即便在当时，我也不

相信，但农炳康答应我的几个‘条件’让我心动了。 他
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 3 公
里多，我不需要和村民在一起，我和‘医院’的 3 个医
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
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 麻风村又隔得较远，
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
试看。 ”

于是， 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 19 元工
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 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
280 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用高压锅
消过毒才给我”

1986 年 9 月 1 日开学， 第一批学生来了 12 人，
大的有 12 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
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
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 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
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 3 至 5 年，所以，农加贵
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 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
“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

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

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

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

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

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
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

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

加贵除了 19 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
月给农加贵 35 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 年以后， 政府
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 45 元， 但村民依
旧每月给他 35 元。 ”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
“这 35 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
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
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
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

每月 35 元的补贴，一直给到 1998 年 8 月，农加贵
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共给了他 5040 元。

此外，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 亩山地
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

民帮助栽种收割。 ”
在农加贵记忆中，落松地的村民为了自己孩子有

个美好的未来，能使的手段全使了。
“他们已经发现，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要去掉

‘麻风’的阴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此，凡是涉及办
学的事，比如出资投劳修整校舍、招募老师、为孩子升
学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 1986 年以来， 已经三
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
一间屋子。 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 50 米，比
‘医院’高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 再往后就直
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
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
所在地。 ”

即使是今天的学校 ，在原校址上 ，校舍已经重
建过。

农加贵很感动的是， 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
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
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
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样样
都说好了，他驾驶推土机来帮我们平地，但到要动工
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
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 3 个人一组，两个
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
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 1 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
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

而在此之前， 是村民自发集资了 8000 元用于
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 1999 年迁入的，那时
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
不行，用到 2002 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
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
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

“农老师 31 年只身一人办学，是‘西畴
精神’的生动体现”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
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
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
例外。

和全国其他任何一所“一师一校”的情况迥异，在
这个特殊的小山村教书，“一师一校”是被迫形成的状
态，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敢来这所学校教书。

尽管为了吸引教师来教书，村长告诉农加贵，只要
村里能满足、 能提供的条件，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延
请，但多年诸多的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
所学校任教，已经在此工作了 31 年的农加贵，从青春
小伙（弱冠之年）到霜染两鬓（知天命之年），他忧心的
是最多再过 10 年，他就要退休，如果继续没有人来，他
一旦退休，这所学校在存活 41 年后，就自灭了。

该怎么办？
落松地村的孩子又要进入愚昧的黑夜之中。
农加贵的担忧其来有自。
在云南，类似情况导致健康孩子不能求学的情况

绝非孤例。
2015 年第五期《凤凰周刊》报道，2014 年 9 月，滇

东北某县有 40 多名适龄健康儿童无法读书，“原因是
他们的先辈曾患有麻风病，当地学生家长反对他们入
学，声称如果学校坚持接纳这些患者的后代，宁肯将
孩子转学。 ”

上述困境的存在，既来自于人们对麻风病的心理
恐惧，也来自于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仅
歧视这个村的村民、孩子，甚至歧视农加贵。

就在他当了老师之后，各种歧视毫无悬念地滚滚
而来。

“我到中心校开会公干，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
来的，”他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时不和我
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 ”

或许也只有到了这时候，他才能体会落松地村民
心中的苦和痛。

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不是没有外面的人到过他的
学校，但工作一结束，人家立马走人，没有人敢在他的
学校吃顿饭，这里面包括他的教育系统的领导。

在村长家第一次吃饭后，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拆开
了与村民的心结，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农加贵才发现，
“吃饭”这个最普遍、最简单、最平凡的人生琐事，对于
落松地村来说，意义如此非凡，渐渐的，他自己也以这
种方式来测量外人对他和他的学校以及学生的温度。

广南县教育局现任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黄座富
在农加贵心中，绝对居于“恩人”的崇高位置，而黄座富
第一次认识并被农加贵接受，也是通过一顿饭开始的。

在落松地小学，“吃，还是不吃”这个看似简单的
问题，对于许多外来来访者来说，竟然和那个“活，还
是死”的“哈姆雷特困境”有得一比。

黄座富与农加贵的友谊是从一顿午餐开始的。
同样是 1986 年入职民办教师的黄座富与农加贵

有着许多共鸣， 但黄座富于 1998 年参加了广南县城
区学校招聘校长的竞考，他考上了北宁中心学校校长
一职，北宁中心学校辖 28 所学校，农加贵的落松地小
学及其“上线”坝汪完小均是其中之一。

“我们学校的副校长陆正阔建议我先到落松地小
学看看，他说那儿环境好，再就是它毗邻麻风村。 ”

1998 年 9 月 3 日上午，沿着一条一边傍山，一面
傍河的泥泞路， 黄座富轻车简从来到了落松地小学，
“房子校舍还是石木结构，有一间是宿舍兼厨房。 ”

转了一圈，农加贵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因为校舍
房顶是瓦铺的，有些漏雨，他希望黄座富给他一点钱，
翻修一下，“检漏花不了几个钱，我答应他了。 ”

交往中，黄座富隐隐感到农加贵在刻意回避麻风
村的事实。

到中午 11:30 了，农加贵和坝汪完小的校长陆贵
楚嘀咕了一阵，陆贵楚小心翼翼地来问黄座富：“黄校
长，您能不能留在学校吃饭？”黄座富脱口而出：“就在
这儿吃啊。 ”

就这句话，就这顿饭，农加贵以 6 年前他在村长
家吃饭被村长接纳的心情，从心里接纳了黄座富。

黄座富此后和他有不少工作交集，慢慢地，黄座
富发现农加贵本分老实。

“2009 年他的学校要搞普九验收， 去的领导多
了，想把学校环境美化一下，我给了他 1 万元，结果他
找人自己投工投劳，省下了 4000 元盖了一个厨房。 ”
黄座富说，“我觉得他本分厚道，别的人，给他 1 万，要
花出去 1 万多。 ”

农加贵的职称也是黄座富费力帮他解决的。
“总算有了一个职称指标，我对其他老师说，这次

允许我主观一次，把这个指标给农老师了，结果他还
推辞，我对他说，你别推了，你职称低我们两级，工资
这么少，后来给他评上了‘小学高级’职称。 ”

在黄座富看来， 也许农加贵的教学水准并不高，
但他尽力了，“他一个人每天同时教 3 个班，还有学前
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 分钟在这个班
上课，另 10 分钟又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
持运动的状态。 ”

农加贵很自豪地对来访者说，落松地的村民，他不
仅教过孩子，大人也教，“我给他们办扫盲班，直接面对
病人叫他们认字，到现在，我教过他们祖孙四代。 ”

农加贵一个人要教 3 个年级 3 个班，就算只上语
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他一周要上 70
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
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 ”

但在学生心中，他很完美。
“他对我们很严格，课文背不下来，或者作业写不

好，他就不给我们吃饭，但他会故意走开，给我们机会去
偷吃。 ”农加贵的学生小琏回忆道，“下雨的时候学校前
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 ”

从 2009 年教师节开始， 黄座富开始琢磨用一切
机会，把农加贵的事迹给推出去。

“2010 年，我让他带着 260 多位教师搞‘师德八
条’宣誓，2013 年 3 月，又推他为县里的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和师德楷模，同年 4 月，央视七频道《乡约》栏
目组来广南拍片子，我们又把他推到镜头前，让他亮
相。也是同年的 6 月，一个开会的机缘，云南教育报时
任副社长，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报记者的杨云慧了解到
了农加贵的事迹，于是开始采访报道他。 ”

2013 年 9 月 3 日 ，一篇题为 《“老师大爹 ”农加
贵》的通讯在《中国教育报》刊登，农加贵的事迹开始
传播。

从此，在各级、各类组织的关怀下，各种荣誉呈波
浪状开始向农加贵“袭”来。

“2013 年 9 月，他获得‘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
号，第一次到省会昆明；2014 年他获得‘全国民族团
结先进个人’，第一次到首都北京；2015 年获得‘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
荣誉称号，今年 4 月 26 日，他又获得‘全国最美职工’
荣誉称号。 ”

“全国最美职工”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
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在荐举农加贵角逐“全国
最美职工”过程中，文山州总工会功莫大焉，州、县总
工会早在农加贵籍籍无名的时候， 就注意引领培育，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农加贵的关心、 爱护和帮助，
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给予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和培育。

2015 年， 云南省教育工会主席崔家周两度到落
松地小学探访调研农加贵先进事迹，同时向云南省总
工会党组报告，建议对农加贵事迹进行宣传，对他本
人给予必要的帮助。

“农加贵不仅是教师的楷模，也是我们全州职工
的典范。 文山州目前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特
别需要农老师这样的职工楷模。 ”文山州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兰朝明说，“我们当前面临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艰巨任务，需要一大批先
进职工典型引路，农加贵等典范职工，对于激励、鼓舞
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围绕州委、州政府工作中心和全州
工作大局，实现文山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与全国
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价值很高，意义重大。 ”

“农老师 31 年如一日坚守在落松地那个特殊地
方用心用情用力教书育人，是我们州著名的‘西畴精
神’的生动体现。”兰朝明说，“‘西畴精神’的内涵就是
‘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
才有希望’三句话，它是文山州目前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使‘西畴精神’发扬
光大，文山州总工会决定以劳模、先进职工典范人物
引路，充实弘扬‘西畴精神’，为全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工会应有的贡献。 ”

2017 年 8 月 29 日上午，一场主题为“文山州弘扬
‘西畴精神’暨先进模范事迹宣讲”的动员会在州府举
行，州委书记童志云、州长张秀兰等领导莅临倾听，会
上，农加贵身著一袭壮族黑衣，用生动的语气，讲述了
自己 31 年来坚守落松地小学平常而不平凡的故事。

此时，他心里其实很焦急，他怕因为外面的工作，
误了孩子的功课。 （陈昌云 黄榆 文/图）

人物背景
农加贵，1986 年至今独自坚守在麻风村小学教书育

人， 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
人、全国“最美职工”、云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5
年被文山州人民政府授予“文山州先进工作者”称号。

“ 落 松 地 啊 ， 请 你 听 我 说 ”
———记“全国最美职工”农加贵

农加贵在思考 农加贵在落松地小学校园里 农加贵和学生在一起

农加贵在给学生授课


